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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年和妻子都是舞蹈迷。地下室床
边摆着一个大音箱。

许多天的晚上，老两口手拉着手，打开
音箱，调大音量，一起在地下室跳舞。

“其实，乐观的生活态度也算是我挖地
下室的‘根源’。”老陈说，为了生活质量，他
和妻子从来不怕麻烦。

看着自己从 2005年以来不分昼夜辛辛
苦苦挖出来的居室，陈新年和妻子详细规划
起房间的设置和用途。扯上电线，铺上地砖，
原本简陋的地方渐渐变得有模有样起来。

他整日都穿着迷彩服，戴着安全帽，拎
着矿灯对着一面面土墙照来照去，仔仔细细
修饰起自己的“得意之作”。

现在，地下居室面积已有 50多平方米，
他和妻子居住的房间刷上了白色的墙漆，铺了
地砖，墙面上还掏几个摆放展示品的“壁橱”。

“不管居住环境啥样，我们都生活得很
快乐。以前他早上开始干活，累了一天后还
一直坚持晚上陪我跳舞，想想，真是辛苦他
了。”一说起丈夫，老陈的妻子脸上总是挂满
了幸福的笑。 线索提供 郭女士（稿费50元）

迷上赌博的弟弟消失半个月
当厨师的哥哥给晚报打来电话

“我很希望弟弟迷途知返”
昨天，记者陪他一起找了一

下午，可惜……

□晚报记者 张玉东

读者来电
10月30日下午4点28分，小张打来电话：

“我和弟弟在郑州打工，弟弟赌博上瘾，班不
上，天天玩赌博机。我很希望弟弟迷途知返。”

接到这个电话后，晚报记者和小张相约一
起去寻找他的弟弟。昨天，小张好不容易请了
半天假，和记者找了一下午。

父母把小弟托付给我
昨日中午12点，记者在陈寨附近一个村见

到小张，29岁的他看上去很消瘦。
小张说，他是驻马店人，兄妹三人，自己是

长子，60多岁的父母身体不是太好。
2001 年，小张来郑打拼，在一家饭店做配

菜，一直坚持到现在。
2009年 3月份，他接到父母的电话：“你弟

弟初中毕业一直没事做，我们都急坏了，你也
在郑州这么多年了，给他找个活吧。”想到兄弟
齐心共同打拼，他满口答应了。

次日，小张把19岁的弟弟小杰介绍到自己
工作的饭店，当了一名服务员。

嫌他管得严，弟弟执意换工作搬家
没多久，小张发现，弟弟经常夜不归宿，和宿

舍几个同事跑出去玩，次日工作没精打采。为此，
他狠狠地吵了弟弟，告诉他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哥，我找一份好工作，比现在一个月多好
几百，你让我去干吧。”2009年5月份，小杰提出
了更换工作的想法，搬离了住所。

“我想着这是好事，弟弟有出息，刚来郑州
就跳槽了。”小张说，当时自己没有多想。

后来，一位好友告诉小张，弟弟多次向同
事发牢骚，嫌哥哥管得太严才搬走的。

几个月来，弟弟多次向他要钱
“哥！俺老板又欠工资了，你再给我点钱

吧。”小张说，弟弟平时很少和他联系，今年7月
份后，弟弟突然热情起来，而这个热情不为别
的，是为要钱。

“我前后给了他 3000块钱，这几年的积蓄
几乎都给完了。”小张一个月挣 1800 元，其中
800元寄给老家的父母。

“你弟把我的手机骗走了，现在人找不到
了，你看着办吧。”10月 16日，小张的同事告诉
他，他如遭到晴天霹雳。

“不可能，我一直给他钱，他有钱。”小张立
即拨打弟弟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得知弟弟恋上赌博，两巴掌打跑了弟弟
10月17日，小张找到了弟弟。
当得知弟弟为了凑赌资把同事的手机卖

掉后，小张狠狠扇了弟弟两巴掌，从此，弟弟彻
底没了音信。

“我现在都不敢接我爸妈的电话，他们问
到弟弟咋样，我都说很好，我妈有心脏病。”小
张说，一定要快些找到弟弟，他现在都敢骗人
家手机卖，以后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网吧、饭店、旅馆、租住屋……随后，记者
与小张一起在陈寨附近寻找他的弟弟。小张
说，这些地方弟弟最有可能出现，他已经找了
十几天了。

“我弟弟一米七一，平头，可瘦，你们见过
吗？”小张的每次询问都以失望而告终。

看到走进网吧的小张逐排逐位寻找弟弟
的焦急表情，不免让人有些心酸。

“我就请了半天假，现在要回去上班了，我
不能丢掉工作，因为家人还要靠我养。”

昨天下午 5点多，小张寻找弟弟的行动失
败了。

读者：“我们不需要学校那点钱”
“我叫黄珊珊，今年25岁了，我有本科学历，想去做义工。”
“我父亲今年 60岁了，干了一辈子的教育。今年退休了，从

老家来郑州跟我一起住，父亲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所以要我替他
打电话问问。学校的情况比较紧张，我们也不缺那点钱。就是觉
得农民工挺不容易的，孩子上学也不容易，父亲想尽量帮帮这些
孩子们。你告诉我学校的位置，我明天就带父亲到学校看看。”杨
女士电话里说。

除了杨女士，老家开封的郭女士也替母亲打来电话。
郭女士说，自己就在刘庄附近买了套房，54岁的母亲因为某些

原因从教育系统退下来，可母亲还一直有着再次当老师的梦想。“我
妈一直教小学数学，业绩不错，这个学校是否需要数学老师？”

“我叫赵浩楠，报纸看到一半儿，我就打电话过来了，这个学
校需要美术老师吗？我曾经打算去开封的孤儿院工作，后来没有
去成。今天看见咱们的报道，看到一半儿，我就赶紧打了电话，我
不需要他们给我工资，我做义工就行，周六、周日有时间。”

读者来电
昨天下午 2 点 58 分，郭女士来电：

媒体曾经报道的“老陈挖地下房”的事
情，现在有了新进展，政府已经给他们
家批了廉租房，如果现在没有房子，还
可以采取货币补偿的办法。

晚报记者 常亮/文图

挖“地下居室”的矿工陈新年家，记者来过
数次。

老陈今年64岁，和妻子一直居住在西站
路秦岭路口附近的棚户区。他家12平方米，
算是厂里的“职工宿舍”，由于是公房，每个
月要交8块多钱的房租。

他挖“地下标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
一，自己退休前曾做了近 30年的矿工，自认
技术不错；第二，居住多年的棚户区条件差，
想改善一下家里的居住环境却买不起新房。

老陈的事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引起相关
部门的关注。

昨天下午，听到这个喜讯后，记者再次来
到他家，老陈和妻子出示了一张崭新的存折。

从11月开始，他们家将开始享受每月78
元的租金补贴。

“虽然存折不是我的名字，但老婆和女
儿有了补贴，生活总会好些吧。”陈新年打开
存折，往妻子身边走了几步，“不知道是不是
月底就打上钱了？”

老陈的妻子叫刘跃进，发下来的存折上
就是她的名字。

中原区廉租办负责人说，陈新年的户口
不在郑州，按照规定，刘跃进全家人目前有
房住，她和女儿的条件符合“租金核减”这一
项，根据核算办法，给她们批了租金补贴。

“和陈新年住在同一棚户区的居民，也
有好几家提出了廉租房申请，我们对申请人
的条件一一核查后，发现他们大部分符合条
件，所以也都批了。”这名负责人说。

这几天，老陈正在为被大风吹坏的屋顶
发愁。

“唉，几天前半夜一阵大风，屋顶上的石
棉瓦又被刮飞一大块。得赶紧找人修修，万
一下雨就麻烦了。”

老陈吸着烟，后背紧紧靠在门框上。透
过烂掉的屋顶，一缕阳光投射在他身上。

“幸好俺家有地下室。”老陈觉得，他挖
的“地下居室”又一次给他们在寒风中带来
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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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几家邻居将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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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目前最缺数学和英语老师
“话不多说，所有感激的心情，我都用一句

话表示，谢谢了。”校长陈琳告诉记者，报道刊
发后，不断有人跟她联系，让她很受感动。“我
首先代表自己谢谢你们，其次我还要代表 700
个孩子再次谢谢你们。”

陈琳说，目前学校最缺数学和英语老师。“数
学这门课不好教，需要有经验的老师来指导一下
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还有英语，发音很重要，我
们的老师和孩子都很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陈琳向愿意来支教的好心人发出邀请——
欢迎前来参观，看看老师和孩子上课的情形。“我
们学校就在花园路刘庄蔬菜市场向东1公里，金
水区七小东边。”

陈琳的电话：15188380997。
晚报记者 薛璐

昨日本报
A08版《一个老
师请假，孩子
就没课上了》
一文，报道了
北环刘庄一家
打工子弟学校
缺老师的新闻
后，许多热心
读者给晚报打
来电话，想通
过晚报为这所
学校贡献一点
力量。

租金补贴将直接打到这个存折上。租金补贴将直接打到这个存折上。

“地下居室”墙上还掏了摆放物
品的壁橱。

几天前一阵大风吹过，老陈家的
屋顶上的石棉瓦被掀掉了一大块。


